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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说

■青观察 出发与再出发出发与再出发
————从女性题材电视剧从女性题材电视剧《《二十不惑二十不惑》《》《三十而已三十而已》》谈开去谈开去 ■■许许 莹莹

出自同一出品公司的女性题材电视剧《二十不惑》《三十而

已》在各种机缘巧合下，相差3天分别于不同卫视与网络平台

播出，同样是对女性群像的刻画，以明确年龄为分野、以表明与

过往不同人生态度为己任，甚至在《三十而已》中，3位女主角

重回大学来到《二十不惑》的“主场”串戏，两部剧自然构成了一

种新的合力，共同作用于公共话语空间，贯穿起由“80后”直

至“95后”女性对社会、职场、亲情、爱情等多方面的全新认知

与理解。

《论语》中孔子对自己评价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

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

不逾矩。”无论是《二十不惑》还是《三十而已》，似乎都有少年老

成、倍道兼行之感。但是二十真的不惑吗？恰恰在20岁的年

纪，居住在同一寝室的梁爽、姜小果、罗艳、段家宝遇到了各色

各样的困惑，而这些困惑又被高度凝练在每一集中被思考、回

答、演绎，“颜值即是正义吗？”“爱钱有没有错？”“谁先迈出第

一步？”……《二十不惑》犹如一本馈赠大学毕业迈入职场的新

人教科书，书中写满了各种疑惑，等待年轻观众通过该剧一窥

究竟。

《二十不惑》中女性所遇到的一系列困惑并不全然由男性

所引发，其中既有原生家庭的影响，也有丛林法则的规约，但成

长的路上喜忧参半，整体基调轻快明亮，如果说《二十不惑》正

是这群年轻人乘着时代的东风，用适合自己的方式大胆追求梦

想，定准航向，《三十而已》中被情感裹挟、被后浪追赶的中年人

则更多了几分与自我的和解与体认，更重要的是她们有重新出

发的可嘉勇气。

已育、未婚、已婚，对于这一年龄段的女性而言，概莫能外

这三种状态。《三十而已》不仅在人物设置上清晰围绕这三种状

态的女性各自遇到的问题，更抓住了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一线

城市女性的独特境遇。比如以顾佳为代表阶段性退居家庭的

高知女性，以王漫妮为代表心比天高的沪漂一族，以钟晓芹为

代表小富即安、自满自足的土著民。性别不再是孤零零地存

在，而与地缘产生勾连，牵涉学区、户口、租房、通勤、职场、阶层

等多方面因素。她们与各自的另一半，又形成了三种截然不同

的搭配类型：顾佳和许幻山的“女强男弱型”、钟晓芹和陈屿的

“强强对抗型”以及王漫妮与梁正贤的“男强女弱型”。表面上

看，她们所遇到的问题都与另一半息息相关，出轨的许幻山、

自私的陈屿、不婚的梁正贤使她们在30岁这天痛定思痛，一

改过往生活轨迹步入人生下一阶段。但深入肌理，这种对男

性形象的矮化无疑遮蔽了女性自身存在的问题，而事实上，如

果没有对自身问题的正确认识，三位女性即便重新出发再走

一遭，也着实不见得会拥有比现在更好的结果。比如剧中对

顾佳金钱观的呈现，尽管最后落脚在唯愿平安，但从搬进黄浦

江边的大房子到梦寐以求住进这栋楼的顶层，从挤入太太圈

到入手限量包抢占太太圈中心位置，从送子言进入贵族国际

学校到学习马术等技能一应俱全，从盘下甜品店到不经实地

调查就买下茶场……种种行为，真的可以借由“我为了你好、

为了家好”而开脱吗？女性主义诗人南希·史密斯曾说：“只要

有一个女人觉得自己坚强因而讨厌柔弱的伪装，定有一个男

人意识到自己也有脆弱的地方，因而不愿意再伪装坚强。”顾

佳强势的进取，令传统性别文化中，背负事业、金钱、权力“强

者”的社会角色期待的许幻山不堪重负，观众不禁同情一个

在家楼下车里玩完游戏、纾解好心情才面带笑意进门的许

幻山。不可否认，出轨实质对顾佳已然构成伤害，不原谅也

是一种合乎情理的选择，但许幻山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负心

汉”，出轨后的无尽懊悔与他多次对林有有的拒绝让人不免

担心，顾佳真的还能找到像许幻山这样珍爱自己的男人吗？

令人唏嘘扼腕的是，许幻山的出轨对象恰恰是顾佳用太太圈

换取资源的“连带结果”，同时她的强势掌控，给林有有带来了

可乘之机。

王漫妮则一直在“拧巴”的生活中找寻“体面”的方式，她未

曾向任何一方作出妥协，她既不向现实妥协也不向理想妥协，

既不向家人妥协也不向自己妥协，生活上她是“精致穷”的典

型，情感上追求纯粹但又在日常奢侈品销售过程中潜移默化放

大着自己对物欲的渴念。最后荡开一笔，主人公带着一团巨大

的疑云，赌上全部积累去欧洲深造学习，重新找寻多种可能的

勇气可嘉，可是人物的成长与反省显得捉襟见肘，仰望星空也

要脚踏实地，拥有遥远的梦想也该有朴实的生活。

钟晓芹和陈屿这一对夫妻的书写看似是普通大众标准生

活的模板，实际却进行了最有新意的“反向”处理。他们有别于

过往现代社会身份流动所呈现的“凤凰男”与“孔雀女”角色，而

选择以爱与善意铺陈了家庭的温暖底色。在过往诸如《双面

胶》《婆婆来了》《新结婚时代》等剧中，“凤凰男”的原生家庭问

题往往会带来婆媳矛盾的升级，从而危及核心家庭的稳定与利

益。而到了《三十而已》，不愿意为老家问题让妻子妥协、牺牲

的陈屿，对陈屿偏爱有加的丈母娘以及为陈屿弟弟找工作、交

保释金以及用稿费为婆婆买房的钟晓芹，这些设置少了鸡飞狗

跳的强情节，却润物无声地强调了沟通、反思、谦让这一婚姻经

营之道。是纯粹呈现一个人的坏更有分量，还是后悔没看到乃

至误会了一个人的好更有分量，这恰恰是钟晓芹与陈屿人物塑

造带来的启示意义。

施夏明施夏明：：
期待创造出属于我们这一代的经典之作期待创造出属于我们这一代的经典之作

一次“重新学走路”的过程

武丹丹：《梅兰芳·当年梅郎》首演后，广获好

评，并入选 2020 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

持工程重点扶持剧目，请谈谈你的创作体会。你

认为，昆曲现代戏创作之难度何在？

施夏明：创作《当年梅郎》对于我来说确实不

容易。第一个挑战就在于跨剧种、跨行当。我从

14岁进戏校至今，学的都是昆曲，缺乏京剧的演

唱以及京剧表演体系的认知。加上梅兰芳先生

又是旦角演员，而我的本行当是生行。既跨剧

种、又跨行当，塑造的人物又是梅兰芳先生这样

的京剧泰斗，其难度与挑战可想而知。另一个巨

大的难题是现代戏的程式手段与传统戏有着极

大的不同。我常说，《当年梅郎》的创排是一次

“重新学走路”的过程。该剧讲述的是20出头的

梅兰芳先生初进上海滩的故事。处于当时的时

代背景下，人物的语言表达、装扮首先就跟传统

昆曲截然不同。我们所擅长的、熟悉的传统程式

的积累在昆曲现代戏的面前突然“不灵”了。没

有了水袖，我们很多传统的程式语汇用不上，很

多情绪的展呈无法用水袖来表达，很多舞蹈性的

身段也无法应用；去掉了高靴，演员在舞台上走

路都不能像传统戏中我们所熟悉的踱着四方步

去走，而是要用更接近生活、同时又不失传统程

式表达特色的步子去走；再比方说念白，近现代

人的语言跟昆曲惯常所演绎的古代题材中，人的

说话方式截然不同。在舞台上，念白的节奏如果

完全按照传统戏的念白节奏去处理，人物就会显

得跟他当代人的身份格格不入。但又不能完全

按照话剧对白

去 处 理 ，避 免

“话剧+唱”的新

编戏通病。

这 些 都 是

摆在这部作品

的创作面前切切

实实的难题。但好

在我们省昆上上下下互

帮互助的氛围特别好，我不会

的、不懂的、做不好的，我的老师和

同事们都会帮我。我们整个剧组就在导

演、老师的指引下，一点点去想，一点点去琢磨，一

点点去借用、化用传统程式，把它创造出来。

整个创作过程中，我们仍然朝着昆曲高度凝

练的虚拟性、程式化的表达方式这个方向去发

展、去琢磨。比如第三场《白夜》，我们在舞台上

没有用到真的黄包车，而是虚拟了一个黄包车，

虚拟了坐黄包车这样一种行路的姿态。最终这

样的舞台呈现获得了观众和专家的认可。

《当年梅郎》虽然获得了一些好评，但对我而

言，还有很大的空间继续加工和打磨。首先，我

的京剧功底还要进一步跟梅派的前辈艺术家们

学习精进，力求做得更好。其次，面对现代戏的

创作，我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很多程式化的表

达不像传统戏那样已经经历了上百年的锤炼，仍

需要在演出实践中不断地去琢磨、去调整，力求

将其打磨得更精准，更富有程式美感，能跟前辈

艺术家们创造出的程式一样经得起时光的锤炼，

留得下来、传得下去。

传承对昆曲的热爱与坚持
武丹丹：你师承昆曲表演艺术家石小梅先

生，请问您迄今为止从石老师处传承了哪些剧

目？你对昆曲传承有什么心得？

施夏明：我2011年正式拜昆曲表演艺术家

石小梅先生为师，迄今为止已经传承了全本大戏

《白罗衫》《桃花扇》、精华版《牡丹亭》，折子戏《牡

丹亭·惊梦》《牡丹亭·拾画叫画》《牡丹亭·幽媾》

《牡丹亭·冥誓》《玉簪记·琴挑》《玉簪记·秋江》

《桃花扇·题画》《牧羊记·望乡》等等。除了传统

剧目的传承，我这些年来排的很多原创剧目也得

益于石小梅先生的指导。可以说石老师在我身

上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去帮助我准确地塑

造出我在舞台上演绎的每一个角色，我对此十分

感恩。石老师已经70岁高龄了，她仍然保持着

初心——对于昆曲的热爱。我从石老师身上除

了传承到这些昆曲的剧目以外，也传承到了这样

一份热爱与坚持。

昆曲的传承其实就是这样。作为学生，我们

在传承老师们的剧目和表演艺术风格的同时，也

在传承着老师们身上的艺术品格。我们常讲“南

昆风度”，在我看来，它除了我们江苏省昆剧院一

直以来秉持的典雅、细腻、精致的表演风格以外，

也是老师们具有的艺术品格与艺术风骨。这种

品格是无法量化的，它没办法像老师教戏一样，

告诉你手放在哪里、这句腔怎么唱，它只能是老

师的言传身教，我们做学生的耳濡目染，不知不

觉地度化到自己的血液中。

武丹丹：传承的剧目《白罗衫》在演出时，

受众都注意到你在某些细节处理上与石老师

有所区别，请具体谈

一谈这些区别，以及

传承与发展关系之

你见。

施夏明：“一千

个人眼中有一千个

哈姆雷特”，应该说

对于同一个人物，每

个人都有自己的理

解。徐继祖这个

人物也是一样，

我只是在老

师教会我的

基础上，结

合自己的生活、阅历和经

历之后，逐渐形成了自己

对于徐继祖这个人物的

理解，这份理解依然没有

跳出老师教授给我的框

架。当我把我心中所理

解的那个徐继祖演绎出

来时，可能与老师会有细微的

差异，但总体的人物基调、人物

气质是一致的。

人们常把传承与发展对立

起来。大家会觉得传承就应该是

一丝不苟地、一字不差地去把前

人的东西“拷贝”下来。但其实昆

曲是活化石，我们不能只看到“化

石”两个字，就认为昆曲理应原封不动地封

存起来，放到博物馆里，成为一个被追忆的

“遗产”。我们更应该看到它是“活”的，是

有生命的。我们历代昆曲演员所做的便是

在小心翼翼守护它的过程中，不断精进对

它的理解，在符合艺术规律的基础上，加入

每一代人的理解和创造，让昆曲这门古老的艺术

形成一代一代可以往下延伸发展的良性循环。

这些理解和创造绝对不是伤筋动骨式的，绝对不

是推翻前人，而恰恰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运用

前人所创造出来的宝贵财富加以创新和改进，让

昆曲在保持自身艺术特色的基础上，不断向前发

展下去，成为越来越精致的艺术。

创作是“搭积木”的过程
武丹丹：你迄今已在《南柯梦》《醉心花》《浮

生六记》《当年梅郎》等多部原创昆曲大戏里担

纲主演，你认为昆曲原创作品中最需注意之处

何在？

施夏明：在我看来，昆曲原创作品的创作中

最需要注意的是一个“度”的问题。我们每排演

一个新戏，都在小心翼翼地试探这个“度”到底可

以达到怎样的边界。比方说现在排演大戏常要

用到大量声光电的舞美。我在创作中所坚守的

“度”便是以表演为本体，坚持昆曲“一桌二椅”的

精神内核，力求做到即使去掉声光电的辅助，我

们的表演依然成立，我们的戏依然耐看，只有这

样，我们的作品才立得住。

对我来说，在原创剧目创作中最大的收获在

于形成了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每塑造一个人

物，都需要通过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实地采风、

考察人物生平等等去理解他的内心世界，去揣摩

和体会他的情绪和感受，并将自己的理解与体会

通过唱念做表、通过手眼身法步外化成舞台表

演，呈现给观众。我把这种创作称之为“搭积木”

的过程——之前所有传统程式的积累都是积木

的元件，在创作新戏的过程中，这边拿一个手势，

那边加一小段圆场，这边我要用一个什么技巧，

那边眼神怎么运用，这句腔怎么去唱才能够更好

地体现人物情感……通过这样“搭积木”的方式，

去把一个个人物的基本行动线“捏”起来，把戏

“搭”在舞台上。这种慢慢开窍，慢慢掌握一个

戏、一个人物的创作方向和方式，最后点滴呈现

在舞台上的过程是我所享受的，也是我在这些创

作中最大的收获。

期待经典折子戏
走向繁荣

武丹丹：近年来，

江苏省昆陆续推出了

《红 楼 梦》《桃 花 扇》

《世说新语》等系列折子戏，你们是怎

么在老师们的指导下进行创作的？

你对于原创（整理改编）“折子戏”有

何体会？会将这种形式的创造持续下

去吗？

施夏明：记得 2006年排演《1699

桃花扇》的时候，田沁鑫导演就拢着一

批我们江苏省昆剧院第二代的表演艺

术家，包括石小梅老师、胡锦芳老师、黄

小午老师、赵坚老师等等，让老师们先

理解导演意图，然后把戏捏出来，再手

把手教给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第四代

的年轻演员。那会儿我们几

乎不用多费脑子，只要依葫

芦画瓢就可以了。

十几年过去，通过一个个戏的排演，我们这

一代人也逐渐成熟了。尤其从去年《世说新语》

这个系列的创作开始，我们开始能够在老师的

指导下，自己开动脑筋去“捏戏”了。这恰恰就

是我刚刚所说的“搭积木”的过程，这个过程离

不开指导老师的整体把控。折子戏更加依托于

传统的积淀，而我们年轻演员的传统积累本身

就源自于老师们的谆谆教诲。我们很多想法的

实现，需要有老师给我们把关，在我们遇到瓶颈

的时候，需要老师为我们点拨……也正是有老师

为我们把握方向，我们才能够保质保量地完成这

些折子戏创作。

折子戏是昆曲艺术的精华所在。《牡丹亭》

《长生殿》《玉簪记》等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

剧目都是由折子戏构成的。昆曲最擅长的其实

不是说故事，而是演情感。在折子戏中，昆曲的

特色与优势往往能够得以最大程度的发挥。

《红楼梦》《世说新语》这样的传世名著，它本身

有非常丰富的题材和内容可以对应昆曲折子

戏的形式，我们从中去进行选材和创作，应该

说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这也是我们当代昆曲人

应有的作为。

实践表明，这样一种创作形式是被广大观众

喜爱和认可的，我们也会继续创作下去。就目前

正在创作中的《世说新语》系列而言，我们希望能

够将它打造成至少28折的体量——每晚4折的

情况下，能够连演7天。我觉得这很酷，当它成

为现实的那天，将是很震撼的一件事情。

“偶像化”前提仍然是扎实的基本功
武丹丹：你最喜欢演的戏是哪一出？你最怕

演的戏是哪一出？对于自己在表演艺术上的特

点，尤其是强项与弱项，你是怎么看待的？又有

怎样的艺术追求呢？

施夏明：我目前最喜欢演的和最怕演的都是

《世说新语·访戴》。这是2019年我在石老师的

指导下，和我的同学钱伟共同排演的一出戏，我

在戏中扮演王徽之。这出戏讲的是王徽之雪夜

访戴的故事。王徽之宿醉醒来，看到窗外白茫茫

一片大雪，一时兴起要去拜访好友戴逵。他骗着

老苍头（钱伟饰演）山一程、水一程，千里迢迢来到

戴逵家门口，却被枝头雪化浇了个通透，转身就要

回家。老苍头说我们大老远赶来，都已经到戴老爷

家门口了，总要进去见一面吧？王徽之却淡淡地

答道：“我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好一个“乘兴而行，兴尽而返”。我们现在很

多人都迷失在现代社会的物欲当中，反而遗失了

这样一种“乘兴而行，兴尽而返”的豁达心境。王

徽之这一夜的奔袭，不问结果，但求自己内心的

快乐。这对于我来说是很有启示的。

在塑造这个人物时，我也倾注了大量的心

血，精心设计他的表演：他如何出门，他怎样骑着

毛驴在蜿蜒曲折的山间小路上行走，他怎样乘着

小船跟苍头两个人在这样一个雪夜顺流而下，怎

样在风雪里奔驰，直到最后一捧雪将他浇醒，发

出“大哉死生”的感叹。这里的表演是高度程式

化的，我们的舞台上没有任何辅助性的道具。我

必须通过自己的表演，让观众看到山、看到水、看

到轻舟小船、看到满天飞雪、看到兰亭集会、看到

剡溪松涛……它将昆曲的音乐美、程式美、韵律

美很恰如其分的结合在了一起，演起来酣畅淋

漓，很过瘾。同时这出戏的体力消耗也特别大，

唱做并重，全程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够松下来，

以至于每次演完都是大汗淋漓，非常考验演员的

基本功和体力。因此这出戏，我爱演，也怕演。

但是再难、再累，也要把它演好，并朝着精益求精

的目标上去努力。

我的强项应该是比较擅长琢磨和分析人物，

比较爱动脑筋。弱项是嗓音的天赋条件不是老

天爷赏饭吃的类型。这十多年来我也一直在努

力，认真吊嗓练唱，不断去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声

方法，逐渐达到比较好的声音状态。

艺术追求方面不能好高骛远，能够塑造出好

看的人物形象，能够演绎出优秀的昆曲作品，在传

承好老师教我们的这些剧目以外，创作出属于我

们这一代的经典代表作，这就是我的艺术追求。

武丹丹：近年来，昆曲的年轻化、偶像化成为

常态，你是怎样看待和应对这样的趋势的？

施夏明：“年轻化、偶像化”不是一件坏事，大

家对于青春靓丽的美的追求无可厚非，这样的趋

势也为昆曲带来了更多年轻的观众。但“年轻化、

偶像化”前提和基础仍然是要打好扎实的基本

功，掌握足够深厚的传统的戏曲艺术积累。

我当年戏校毕业，就有机会排演了《1699桃

花扇》，一下成为昆曲青春偶像的代表，但当时我

各方面的表演都还是欠缺的。我今年35岁，通

过这么多年的积累和努力，逐渐成为了一个成熟

演员，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高，对传统的积累也

越来越重视。

我也会把这样的要求和重视传递到我的学

生辈身上。他们就像当年刚刚戏校毕业的我一

样，他们可以做青春偶像，但绝不能止步于此。

昆曲是时光的艺术，青春偶像最终还是要通过

不断的艺术积累和艺术实践成长为实力派，才

能经得住时光的淘洗和检验，才能将昆曲的美

好代代相传。

■对话人：施夏明（青年昆曲表演艺术家）

武丹丹（《剧本》杂志副主编）

施夏明，江苏省昆剧院副院长，省昆第四代演员的领军人物，也是当今昆曲舞台上最受欢迎的新生代昆曲小
生。《白罗衫》中的徐继祖，《1699桃花扇》中的侯方域，《南柯梦》中的淳于棼，《牡丹亭》的柳梦梅，《玉簪记》的潘必
正，《醉心花》的姬灿……他曾经是媒体眼中“昆曲界最忙小生”。但从 2019年开始，施夏明进入了自己的创作元
年，一路马不停蹄，努力创造属于自己的角色作品。上半年他排演了昆曲《浮生六记》，紧接着是《世说新语》中的

《驴鸣》《访戴》，而下半年则排演了原创昆曲现代戏《梅兰芳·当年梅郎》。在这部极具创新和探索意义的作品中，施
夏明饰演一代京剧大师梅兰芳，该剧目入选“2020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持工程重点扶持剧目”，引发业界
对昆曲现代戏的关注与探讨。日前，施夏明又携江苏省昆第四代演员，以昆曲《世说新语》系列试水哔哩哔哩网站
直播。而排练厅里，以抗疫为主题的昆曲《眷江城》也紧锣密鼓地排练着……

《《梅兰芳梅兰芳··当年梅郎当年梅郎》》剧照剧照

《《世说新语世说新语··访戴访戴》》剧照剧照

《《南柯梦南柯梦》》剧照剧照


